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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小 说小 小 说

喜欢嗑瓜子的人，没有不知道“瓜
子道”的。“瓜子道”是一种南瓜子的
品牌名称，至今已祖传四代，他们精
选颗粒饱满的南瓜子，经过卤制而
成，湿润爽口，味道独特，老少皆宜，
一吃大有欲罢不能的感觉。真的是

“酒香不怕巷子深”，河洛市一家大型
商超的杨老板在五月中旬一下子订
购了20吨，要求“六一”前发货。“瓜子
道”的老板喜春网签了合同后，四条
生产线满负荷生产，三班连轴转。

到了5月27日，还有5吨任务，不
出意外的话，再有三天完全可以完成
任务，5月31日走物流不成问题。

就在这时候，发财、福安等四五个
工人要请假回家收麦，说再高的工资
也得回家。喜春愁上了。妻子美丽
说：“添个蛤蟆四两力，咱两个顶班。”

喜春说：“蛤蟆不行，孙猴子差不
多。”

美丽建议：“再招几个临时工？”
喜春摇摇头说：“眼下是麦忙时

节，人比大熊猫都金贵。即便有人，
新手培训需要三天，这个不行。”

美丽瞅着喜春的脸，犹豫了一下
说：“我倒是有个想法……”

“ 有 屁 快 放 ，别 像 羊 拉 屎 蛋 似
的。”喜春平时文绉绉的，但着急了脏
话随口就说出来。

“要不咱收购其他厂的瓜子，冒充
咱家的牌子……”

“你这话就跟放屁一样，等于没

说。”喜春截断美丽的话，不干不净地
日噘她，“人家看上咱的‘瓜子道’，咱
不能胡来，不能坑人。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一旦传出去，门缝里夹
鸡蛋——咱就彻底完蛋了。”

美丽不高兴地看了喜春一眼，嗔
道：“我只是说说，你可当真了。”

“想都不要想。”喜春狠狠瞪了美丽
一眼。他拿起身边一个瓜子箱，指头捣
着上边的广告语，示意美丽去看。

美丽不用看，也知道上边的内容：
一个古老的村子，一颗有故事的瓜
子，四代人的人文历史。自古诸事皆
有道，道可道，瓜子自有其道，瓜子有
道，瓜子之道，瓜子道也。她叹口气，
迟疑了片刻，又说：“给杨老板打个招
呼，拖两天发货咋样？”

喜春的头跟拨浪鼓似的晃了两下
说：“我听杨老板说，当地有不少企业
利用儿童节献爱心，才订购咱的瓜
子。若是晚几天，黄花菜都凉了。”

美丽眼珠一转：“咱可以租几台收
割机，帮助工人们收割麦子哦。”

喜春高兴地捶了美丽的肩膀一
下：“这回你可放了个响屁。”

美丽疼得歪着身子，呲溜着嘴说：“咱
的瓜子你也多嗑点，清新一下你的嘴。”

喜春一边给美丽揉着肩膀，一边
说：“这段时间厂里事情多，吃饭不应
时，可能脾胃不好，有口气。”

美丽忍不住笑了。
喜春这才恍然明白美丽话中的意

思，作势要打她，她转身躲开了。
听喜春说了租收割机帮忙的事，

发财、福安他们几个并没有表现出过
多的惊喜。

发财说：“喜老板，感谢您一直以
来对我们的关照，收割机倒不是紧要
的，今年的麦子遭雨了，湿漉漉的，收
下来怎么办，这才是我们发愁的。”他
说这话的时候，脸色阴沉得像自家孩
子被人丢进了井里。

啊？喜春大吃一惊。
“听说村里有人收购湿麦，三四毛

钱一斤，我们怕是连成本都收不回来
了。”福安的脸色像被隔壁老王欺负
了似的，很是不爽。

“天灾啊，谁也没办法。”发财重
重地叹口气。

喜春垂下头，想了半天，忽然抬起
头，眼睛一亮：“停止生产瓜子，烘干
车间的设备全部用来烘干麦子！”

“啊？”“这？”福安和发财面面相
觑。他们都知道，喜春的厂子正在加
紧生产瓜子，若不及时兑现合同，损
失不可估量。

“就这样，发信息，收麦子！”喜春
挥了一下攥紧拳头的手。

美丽给搞糊涂了，心说难道烘干
麦子比生产瓜子更赚钱，能弥补瓜子
厂毁约带来的所有损失？

喜春似乎知道她的心思说：“免费
给麦农烘干小麦！”

“……”美丽想阻止，但她清楚喜春
的脾气，说了也是嘴上抹石灰——白说。

喜春，还有美丽，他们没想到，杨
老板没有责怪他们失信，收到 15 吨

“瓜子道”后，依照合同上的价格给他
们打了 20 吨的款。杨老板解释说：

“瓜子有道，老杨也有道。多出5吨的
款项，你帮我捐给当地小麦受灾的农
民。还有，从此以后，我们商超的瓜
子只进‘瓜子道’……”

瓜 子 道
□侯发山

我 眼 前 的 这 座 古 镇 因 龙 而
得名——成都市黄龙溪古镇，龙文
化融进了古镇社会生活的方方面
面。古镇街巷布局像一条静伏的潜
龙，“王爷坎”是龙头，“正街”是龙身，

“下河街”是龙尾。隔江眺望古镇，高
低错落的明清古建筑既恢弘端庄，又
势如波涛。堤岸以下，江水似带若
萦。岸上建筑与岸下江水，均呈奔跑
之势，恰如一龙升天，一龙在渊。

龙头“王爷坎”地处江水要冲。
江之上，从古至今有七个百年以上
的渡口，第七渡便是古镇。江水日
夜冲击，天长日久，“原堡坎”几没
水中，“王爷坎”今为条石砌成，屹
立江岸，任洪水冲击自岿然不动，
是 古 镇 得 以 保 存 至 今 的 防 洪 屏
障。“王爷坎”上有古榕树一株，苍
虬斑驳。树旁有茶馆一间，茶馆对
联借名古树——“名园别有天地，老
树不知岁时。”古榕树新叶片片正
春，枝丫横生斜长，犹如给整个茶馆
擎着一把巨伞。人们在树干上密绕
红绸带，既表达对树永不老去的祝
愿，也祈祷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有江北来，有河东至，二者在
古镇古码头交汇。二水相聚处也
有榕树一株，与“龙王坎”的古榕树
隔水相望，如牛郎织女不离不弃，
千年厮守。也许真如传说，乃前人
同时栽种，也许只是后人寓情于树
之穿凿附会。二树分离，可谓天涯
咫尺，亦可谓咫尺天涯，幸福或忧
伤都只是观树的人心境之外化而
已。二水交汇处也是三县毗邻地，

五里不同音，十里味不同。三县百
姓在口音、吃食等方面均有一定差
异，而这些差异保持了古镇周边民
俗文化的多样性。然而，木板桥串
起河两岸，乌篷船连接江东西，三
县又是融通的。上世纪 90 年代初，
木板桥换作斜拉索桥，乌篷船被轮
渡取代，甚至小货车都能过河去。
近几年，在古镇上下游不远处，又
建起两座双向四车道的跨河大桥，
两桥飞架，天堑变通途，中国建设
速度让这座千年古镇焕发出了与
时俱进的勃勃生机。

从“龙王坎”出发，沿正街缓步
至古龙寺。古龙寺是古镇最大的一
座寺，寺以古寺庙、古戏台、古榕树

“三古”有机结合而成一大特色，堪
称古镇名寺之首。其中，古戏台又
名“万年台”，其历史可追溯至北宋
时期。“万年台”占地 103 平方米，
高 8 米，是古镇九个古戏台中仅存
的一个。据载，“万年台”之辉煌于
明清达到巅峰，每年秋收后，老百
姓都要做戏答谢神明，自己也乐在
其中。“万年台”之古意，吸引了四
面八方的影视创作人，《海灯法师》

《义胆忠魂》等数十部影片曾取景
于此。站在古龙寺寺门往寺内探
寻，外地游人断然发现不了寺内居
然藏着这样一座大戏台，而那戏台
正端端地修筑在游人头顶的寺门
上，真有“不识戏台真面目，只缘身
在戏台下”的况味。戏台两侧的对
联堪称一绝——“戏乃虚万籁由虚
得实，台尤古千年借古讽今”，道尽
了台上台下、戏里戏外的虚实人
生。戏台旁，两棵原本间距五六米
的古榕树已长到了一起，盘根错
节，分不出彼此。它们太苍老了，
如果不是那两根仿树枝的钢筋水
泥柱子支撑，恐已轰然倒下。据
说，为了让古榕树免受日益扩张的
枝丫拖累，人们忍痛割爱砍掉了除
主枝的所有枝丫。两棵树曾经枝
叶亭亭如盖，能荫蔽整个古龙寺，
当年的繁茂，只能通过老照片去回
味了。古榕如佛，慈悲为怀，任藤
蔓在自己身上借枝攀延，有大红的
花朵在不知名的藤蔓上开，它们就
像沧桑古榕的新生。看花，看藤，
看树，也是看生命的一时与永恒。

古镇在长达 1800 多年的发展

历史中，也兼容并包，容纳来自异
乡的客家人。位于下河街，被评定
为“文化地标”之一的“唐家烧坊”
便是明证。“唐家烧坊”是客家典型
四合院建筑，以酿制烧酒著称，烧
坊“前店后家”，既是商铺又是居
室。“唐家烧坊”铺面上的对联颇有
世外桃源的意境——“竹叶杯中万
里溪山闲送绿，杏花村里一帘风月
独飘香。”烧酒作坊虽已废弃多年，
闭目深呼吸，茶香酒香似乎仍然在
四周盘桓飘荡。恍惚中，那茶香酒
香中又糅杂了数百年历史的苍茫
之气，醇厚而绵长。

开发与保护并不矛盾。如今古
镇早已不是千年前只有一条正街的
单薄模样，它的规模早翻了好几
倍。古镇找到了严格保护与合理开
发的黄金结合点，所有新开发的景
点都遵循了一个原则：务必与古建
筑在风格上保持一致。你看，那镂
空墙壁上突然出现的一丛修竹，那
古朴“五孔桥”下悠悠摇过的一只竹
筏，那小渠中流水带动石碾、水车嘎
吱嘎吱慢慢转动，丝毫看不出新造
的痕迹，一切都那么古意、自然。

步出景区，站在江下游彩虹桥
上回望古镇，五月的大地上，处处稻
禾青青，田野一派葱茏。远处的浅
丘上，深绿的竹林、灌木林站立成一
道道生态屏障，一层一层的绿晕染
开去，由浓而淡，如大自然赐予人间
的一幅天然水粉画。眼前的古镇就
这样完美地把市井与农耕、历史与
现代、繁华与宁静融为一体。

古 镇 新 颜
□宋 扬

柳树林入口右手边的店铺
换了一家又一家，开过超市、
米 粉 店 、号 称 最 好 吃 的 烧 烤
店，还有家常菜馆。左手边是
一家复印店，它成立的年代，
我家里还没有台式电脑，只有
一台插上网卡也登录不了 QQ
的二手笔记本电脑，那时候我
的 电 子 娱 乐 项 目 ，就 是 点 击

“连接网络”，然后等待屏幕上
的圈圈旋转、停止、旋转，然后
我无奈地打开蜘蛛纸牌。如果
那家店铺还存在，现在应该叫
做“广告公司”。

我还住在柳树林的时候，
有几家常去的店。砂锅米线，
清真牛羊杂米粉 ，DVD 音 像
店，杂货超市，一个胖婆婆开
的早餐店，还有我家对面的洗
发店。多数店铺生意兴隆的
年代，我还敢光屁股满院跑。
根据我外婆说，邻里店铺人都
很善良。以前她牵着我从柳
树林巷口走到巷尾，闻到哪里
有香味（我可能属猫吧），就会
扯着我外婆往那家凑。无论
是饭店还是店主自己在做饭，
看我这个白胖白胖的小朋友
嗅着嗅着凑上前，总会给我掰
半个馒头、盛两勺玉米糊糊。
柳树林小，一来二往大家也都
熟络，我外婆说，我就是街坊
邻居喂胖的。

那家清真牛羊杂米粉，我
确实是从小小碗的食量，吃到
了大碗加肉。女老板马尾卷卷
的，比较干练。我们家是常客，
所以老板跟我们也熟悉。我胃
口好，但耐不住被父母控制食
量，每回都只能隐藏实力，点个
小碗红烧牛肉米粉。米粉比云
南米线细得多、更入味。加上
香菜、腌菜、小米辣，我的真实
实力应该是一个大碗加粉加
肉。小时候吃，红烧牛肉还是9
元，有五坨牛肉，再后来就到了
11元，五坨肉变成了三块儿肉，
还有些肥的带筋的，米粉也都
藏在汤汤水水的下面，搬家之
后也基本没去过了。

柳树林其实就是个小巷，
按道理讲是个该重建的单行
道，可这里被市政乐此不疲地
打着补丁，街道两边还总是停
满了车，车流量不小，甚至还
有巴士。家门口就有一辆直达
我小学的白色迷你巴士，体积
是一般公交车的不到二分之一
大小。它有时候会从柳树林开
过，且通行自在，就像那些身
材稍宽大，却能在经济舱的中
间位置夹着双臂睡着的人，201
路丝毫不觉得地域局促。于是
从小我就觉得，巴士司机这个
职业的技术含量很高，换作我
应该不敢上路，直到现在我坐
巴士，看着司机拐弯的时候，
我都会屏住呼吸。

穿梭在车流中的还有人力
三轮车，现在路上不多了，有
的 话 ，也 是 一 种 旅 游 特 色 项
目，收你 20 块钱，蹬一下电动
的脚踏板，带你遛遛弯，毫不
真诚。2006 年，花两三块钱就
能坐绿色的人力三轮车从小学
到我家，大约15分钟的样子。

我 第 一 次 自 己 坐 人 力 三
轮 车 大 概 是 二 年 级 的 时 候 。
那天放学，我妈有事，说好我
爸来接我。背着“减负”前 3
公斤的方形米奇书包等在学
校大门里面，眼看保安都要回
去吃饭了，我想我爸可能不要
我了。一边往学校外面走，一
边想该怎么回家。坐公交车，
但不知道坐哪一班；想走路，
但我路痴。又笨又委屈，我站
在马路牙子抹眼泪。一个停在
校门口等生意的人力三轮车师
傅就跟我搭话，问我小朋友你
怎么哭了。师傅皮肤黝黑，一
头飘逸的长发，单穿着旧得脱
色的绿色马甲，老北京布鞋有
点儿破了。我说我回不了家。
他问我家在哪里，我说在柳树
林，他说那我带你回去吧。

师傅很老练，骑车很稳，变
换着姿势蹬车，时不时手动刹
车 。 骑 得 快 的 时 候 ，长 发 会
和马甲一起飞起来。进入柳
树 林 的 时 候 会 变 慢 一 点 ，因
为地面坑坑洼洼。他问我家
在柳树林哪里，我说往里走，
一直往里走。直到骑出了柳
阴，又过了个十字路口，我说
在 左 边 那 个 大 铁 门 那 里 ，他

“哼 ”的一声发力 ，骑上了那
个 入 口 的 小 坡 ，停 在 了 院 子
里 。 我 说 这 是 我 家 ，跳 下 车
就 去 叫 外 公 外 婆 ，因 为 我 兜
儿里没钱。结果拿了钱转身
出 来 ，就 只 在 大 门 转 角 的 地
方，抓住了个绿色的影子。

当然我爸也因为忘记接我
回家这个事儿被奶奶说了一
顿。我那时候也很纳闷，我家
就 一 个 小 孩 ，怎 么 这 都 能 忘
掉。不过我也因此认识了这个
好心师傅，兜儿里也开始有钱
了。我会时不时照顾他的生
意 ，花 两 三 块 钱 坐 他 的 车 回
家。只是四五年级的时候我搬
家了，要么我妈来接我放学，
要么和同学出去玩。所以可能
是我没留意，也可能是交通开
始管制人力三轮车了，我再也
没有见到过长发师傅。中学假
期回家的时候，偶尔再坐人力
三轮，车都安上电瓶了，10 分
钟的距离，居然要收我5块钱。

一字一世界，一笔一乾坤。横平竖
直皆风骨，撇捺飞扬是血脉。汉字，形
美如画，音美如歌，意美如诗。汉字是
一道闪电，照亮了愚昧和黑暗。汉字是
时间的纽带，汉字是空间的纽带，汉字
是情感的纽带。

她简洁、生动、高效，是最先进的
文字语言。中国汉字的美，我们用心
来感受。

桃花朵朵开，蒋丹老师就是一朵盛
开在课堂上的桃花，带着一群孩子盛开
在知识的海洋里，一朵朵桃花如此娇艳，
如此明丽，如此可爱。诚如蒋丹所说，一
个人可以走得很快，一群人才走得更
远。一个人只是一滴水，太阳一出，马上
干枯。一群人就是一个海洋，永远碧波
荡漾。术可学，道靠悟。世界上原本没
有路，走的人多了，才有路。路，是人一
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

唐春苗老师，看似一棵小苗，其实
已是杏坛的一棵参天大树。课堂上，学
生在游戏中，玩耍中，不知不觉就学会
了生字。扎实的功底，全能的表演，新
型的理念，精美的微课，甜美的语言，清
浅的微笑，让人产生一种错觉，这是在
上课吗？

众：团结就是力量。
安：静如处子，安居屋中。
休：劳作之人，树下乘凉。
闯：勇敢，莽撞，速度的结合。
问：口进门，勤学好问问问题。
武：止戈为武，告诉我们大国重器只为和平。
书：架起人类进步的阶梯。
汉字是讲道理的，懂得谦让，中正平和才是美，是和谐

之美。
玉不琢，不成器，课不磨，难出戏。每一次磨课，就是一

次雕琢，反思，沉淀，提升，飞跃。
相遇，是一场美丽的花开。感恩有你，在寒冬与“国培”

相遇。用一颗火热的心与冬天相拥。用一支素笔，描绘出
自己的风景。满怀希望而来，满载收获而归。

等你，在“国培”的路上。

在
﹃
国
培
﹄
中
邂
逅
识
字
之
妙

□
李
云
娥

我所在的这座山，是北
方常见的小山，没名儿，在河
之南，就叫“南山”吧。它的
臂弯里，揽着一道沟，北方人
叫做“峪”；“峪”中多山石，多
树木，山石之间多松鼠出没，
在你眼皮底下，一闪，隐入了
石缝儿，只露个蓬蓬松松的
大尾巴，伞一样撑着。

松鼠，被乡下人叫做“鸽
翎”，这个峪，就叫“鸽翎峪”。

有名气的事物，大多复
杂，山也一样。那角角落落
缀满了辞赋和诗行的，是有
名气的山。南山什么也没有，
没有诗文写它，没有画家画
它。当然，要写、要画，也是
有无限幽趣的；只是，名山胜
景那么多，谁顾得上它呢？因
此，文人没来过，墨客没来
过，天天来的只有日头、月
亮、云彩、山风、冷雨和飞来
飞去的鸟。别说初夏了，山里
的雨在盛夏，也是冷的，把一
沟的草木洗得冷绿如湖波。

偶尔有人声撕破那绿，
挤进来，听着闷闷的，大约是
被蓊郁草木捂的。

春夏之交，常有一两场
风，来催促季节的行程。大风
扬长吹过，甩腰掉胯，大模大
样，像地痞，晃晃悠悠，横斜
着闯进来，把一溜子草木，推
搡得东倒西歪。若地痞不至，
就有鸟儿斜飞山涧，投石块一
样迅疾而过。鸣声明媚润泽，
水滴在瓷碟上打晃一般。啾
唧，一声，啾唧啾唧，两声，啾
唧啾唧啾唧……哎呀，数不清
啦。初夏的鸟，已将声嗓练
得 老 练 而 顺 滑 。 众 多 的 鸟

声，漏在地上，催了满地草
花，黄莹莹、蓝幽幽、白花花。

一座山，一道川，一个村
庄，在浅夏时节，是最好看
的。一切已氤氲成型，一切
又充满希望。

地上的花泛滥，成了潮；
树上的叶泛滥，如春水。最
严肃最静穆的白杨树，在高
处，把臂上的杨花，一朵一朵
摘掉，咕嘟嘟冒出一堆绿芽
芽。绿芽芽，转眼扑棱开，浑
然成为一体，结成了白杨树
的 婆 娑 裙 裾 。 着 裙 装 的 树
们，初走进夏天的舞会，有点
儿生涩，有点儿嫩，旋转，旋
转，旋转。转着转着，出神
了，怔忪片刻，回过神儿一回
头，挂上个笑容。这一笑，逗
得槐花如雪，枣叶青亮，一白
一青，相伴走进夏天的辰光。

鸽 翎 峪 ，难 得 听 到 人
声。从我们把养殖场和两个
小小的住房，建到这里，每次
上山来，除了鸡鸣狗叫，便是
若 有 若 无 的风和鸟声。入
夏，热闹了许多，空间因为树
叶子的翩跹起舞，日渐拥挤；
一种安静的喧闹，荡漾在四
周。整个地面和空气，都像
淡绿的水彩打过底儿，人和
牛羊呆得时间长了，会不会
变成绿人儿、绿牛、绿羊呢。
我想，一定会的。这时节的
绿，富含汁液，最有感染力。

清晨，在被窝将窗帘子
“唰”地拉开，对面的青山绿
树，扑进窗来。其实，它们早
被阳光笼住。杜梨、栗树、荆
条，脉络分明地透亮着，阳光
穿过它们的绿，洒下温暖。

那片阳光林地，在温暖里生
发出一种寂寥的气息，如寂
寞的琴，孤单的星空。那温
暖的寂寥，把它跟外界干净
地剥离出来，人世的风也吹
不进似的。那味道，一下子
涌进身体，将宿梦染个透亮，
只 觉 出 浅 夏 时 光 的 天 荒 地
老。“幽窗开卷，字俱鲜碧”，
就是不读书，看看窗外，心思
都是鲜碧的了。

曾 记 得 旧 笔 记 说 胡 雪
岩，晨间起身，最先做的事，
是端一大盘子珠玩珍玉，凝
神细视，说是借这没有烟火
气的光亮养眼，舒坦。胡雪
岩，这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徽
商，浮华一世，最终一贫如
洗。假若，他将那一大盘子
珠玉，置换成一山的碧草绿
树，浅夏鸟鸣，大约会赞叹
这尘世上，烟火生活的兴致
妙于商海玄机了吧。

远远
山山
浅浅
夏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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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峰秀色 汤汤 青青 摄影摄影


